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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爽天高叶正黄，碧空雁阵唳秋凉。

梧桐窗外经宵落，丹桂楼前整夜香。

久阅人情知纸薄，深谙世事识山长。

襟怀尤冀流光远，雅韵频庚寿且康。

秋 韵

□ 杨光灿

大年初六，小侄子去订婚，家人们忙去到处
找箩借筐借扁担走亲的情形，一下又将我拉回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快乐时光。

老家在锦屏县偶里乡皆阳村，藏在清水江畔
的深山里。一条条蜿蜒的乡间小路，穿梭在稻田
与山林之间，仿佛一条古老的丝带，将过往与现
在紧紧相连。而那些年，在这条条小路上，最常
见的就是那一根根承载着生活重量的扁担。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挤走夜的寂
静，母亲已肩扛扁担，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扁
担两端的水桶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摇曳，发出吱嘎
吱嘎的声响，与清晨的鸟鸣、微风轻拂树叶的声
音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一曲田园晨
曲。母亲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坚韧，那扁担
与水桶就像是她勤劳与坚韧的象征，陪伴着她走
过了一个又一个清晨。

春耕时节，父亲也会扛起扁担，走在田埂
上。扁担的一头挑着沉甸甸的肥料，另一头则
是希望的种子。他迈着稳健的步伐，扁担随着
他的行走而轻轻摇曳，仿佛在为大地播撒着勤
劳的赞歌。我看着父亲的背影，在春光中显得
格外伟岸，那扁担就像是他对生活的执着与热
爱的见证。

夏日午后，烈日炎炎，金黄的稻浪在田野上
翻滚。村民们纷纷扛起扁担，挑着割下的稻谷

行走在田间小路上。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
但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些扁担承载着
沉甸甸的果实，也承载着村民们对未来的憧憬
和希望。

在崎岖的山路上，我常常看到一些孩子模仿
着大人的样子，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扁担，挑着装
满青草或柴火的小筐稳步前行。他们的背影在
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坚韧而充满朝气，仿佛是
在向世界宣告着他们的成长与力量。

村边的小河旁，妇女们常常聚在一起洗衣谈
笑。她们用扁担挑着装满衣物的木桶来到河边，
一边洗衣一边分享着家常。河水潺潺流淌，扁担
与木桶的碰撞声、妇女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温馨和谐的乡村生活画卷。

雨后初晴的时刻，山林间弥漫着清新的泥土
芬芳。村民们纷纷上山割草养牛，而我的父亲总
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肩扛扁担，两端挂着沉甸甸
的青草，踏着泥泞的小路归来。虽然路途艰辛，
但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对家的温暖向往和对生
活的满足。

每逢赶集日，扁担又成为乡村与城市的桥
梁。村民们纷纷肩挑扁担前往城里售卖自家的
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非
凡，而那些扁担则静静地见证着乡村的繁华与变
迁。1998 年至 2001 年，我到天柱师范就读，那三

年间很多生活费就是母亲用扁担挑着家里的米
酒、米糠到市场上交易换来的。

夜晚降临，月光如水洒满乡间小路，我常常
在傍晚的村口等候晚归的父亲，偶尔可见晚归的
村民肩扛扁担，在月光下享受着夜晚的宁静与清
凉。他们的步伐轻快而有力，仿佛在向世界展示
着乡村人的坚韧与乐观。

逢年过节时，扁担又承载起了厚重的亲情与
喜庆。村民们用扁担挑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和食
材走亲访友、欢聚一堂，那些扁担上不仅承载着
美食与欢笑，更承载着乡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

岁月悠长的老屋前挂着一根褪色的扁担，它
见证了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也承载了无数代人的
记忆与情感。每当夕阳西下时分，老人们总会站
在老屋前凝视着那根扁担回忆往昔的点点滴滴，
那些关于青春、关于梦想、关于爱情的故事都随
着扁担的摇曳而浮现在眼前。

那根扁担，仿佛一位静默的诗人，以它独有
的方式，记录着我们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每当
我回想起那些温馨而平凡的日子，心中总会涌起
一股莫名的感动。

在童年的记忆里，扁担是乡村生活的象征，
是我们勤劳、朴实的写照。它不仅仅是一根简
单的木棍，更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和支撑。它承

载着我们生活的重物，也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
憧憬和希望。

我记得，每当农忙时节，父亲总是扛着扁担，
忙碌在田间地头。那根扁担，仿佛是他最得力的
助手，陪伴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辛勤的日日夜
夜。而母亲，则常常用扁担挑着水桶，为家里的
生活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清水。她的身影，总是那
么忙碌而坚定，仿佛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乡村妇
女的坚韧与勤劳。

而那些曾经与扁担相伴的日子，也让我学会
了坚韧与毅力。小时候，我常常模仿大人们的样
子，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扁担，尝试着去承担一些
生活的重量。虽然那时候的我并不强大，但每一
次的尝试都让我更加明白，生活需要我们去承
担、去努力、去奋斗。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的生活也在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曾经熟悉的场景和
人物，或许已经渐行渐远。但那根扁担，却依然
静静地挂在老屋的墙角，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岁
月遗忘的故事。

每当我回到老家，看到那根褪色的扁担，心
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它让我回想起
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
有的一切。虽然时代在变，但乡村人的勤劳、朴
实和坚韧却始终如一。那根扁担，就是乡村精神
的最好诠释。

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世界里，或许我们应
该时常回望那些简单而纯粹的日子。让我们
学会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一份宁静与安详，学
会 在 纷 繁 复 杂 的 世 界 里 保 持 一 份 初 心 与 本
色 。 而 那 根 扁 担 ，也 将 永 远 留 在 我 们 的 记 忆
中，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我
们前行的方向。

扁 担 的 时 光 谣
□ 龙珍锋

元宵节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佳节，华夏大
地处处张灯结彩。而
贵州台江，却以一场惊
险 刺 激 、激 情 四 射 的

“舞龙嘘花”狂欢，将节
日氛围推向高潮。

黄昏时分，台江县
城 万 人 空 巷 ，人 们 早
早 地 吃 完 元 宵 饭 ，翘
首 以 盼 。 当 夜 幕 降
临 ，街 头 巷 尾 弥 漫 着
喜庆的氛围。全民都
在等待着一年一度的
狂欢盛宴——舞龙嘘
花。人们从四面八方
汇 聚 而 来 ，怀 着 满 心
的 期 待 ，等 待 着 舞 龙
嘘 花 的 开 场 。 夜 色
中 ，只 见 那 一 条 条 巨
龙在舞者们的手中活
灵活现，昂首挺胸，威
风凛凛。龙身闪烁着
五 彩 的 光 芒 ，仿 佛 是
从 天 而 降 的 祥 瑞 之
物 。 整 个 县 城 ，锣 鼓
喧天，鞭炮齐鸣，一条
条威武雄壮的彩龙在
舞 龙 队 员 的 操 控 下 ，
翻 腾 跳 跃 ，气 势 磅
礴 。 他 们 赤 膊 上 阵 ，
头 戴 安 全 帽 ，在 火 树
银 花 中 穿 梭 ，仿 佛 与
火龙共舞。

“嘘花”是这场狂
欢盛宴的灵魂。而嘘
花 的 登 场 ，则 将 气 氛
推向了高潮。绚烂的
火花如流星般喷射而
出 ，与 舞 动 的 巨 龙 相
互 交 织 ，构 成 了 一 幅
惊心动魄的画面。无
论 男 女 老 少 ，他 们 都
手 持 装 满 火 药 的 竹

筒，把竹筒固定在四角凳子上，点燃后，对着
舞动的龙身喷射出耀眼的火花。舞者们在火
花中穿梭，他们毫不畏惧，凭借着娴熟的技艺
和无畏的勇气，展现着龙的力量与威严。每
一次龙身与火花的碰撞，都激起了人们心中
的热情与欢呼。人群中，呐喊声、欢笑声、惊
叹声此起彼伏，整个台江县城热闹非凡。火
花如流星般划过夜空，又如瀑布般倾泻而下，
将舞龙者和巨龙笼罩在一片璀璨之中。孩子
们睁大了眼睛，脸上洋溢着惊喜；老人们则微
笑着，眼中满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豪与欣慰。
火光映红了人们的脸庞，也点燃了他们对民
族文化的热爱。

舞龙嘘花，是勇气与力量的较量，更是团
结与协作的象征。舞龙者需要默契配合，才
能在火花中灵活穿梭；嘘花者则需要掌握火
候，才能喷射出最绚丽的火花。这场狂欢，
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民族精神
的弘扬。

通过这场狂欢盛宴，我们更应该深刻地
思考，怎样才能让舞龙嘘花在民族文化的进
程中，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起来？如何将民族
文 化 与 现 代 元 素 相 结 合 ，使 其 焕 发 新 的 生
机？如何利用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民族文化自信？

在这场舞龙嘘花的狂欢中，我感受到了
台 江 人 民 对 生 活 的 热 爱 ，对 民 族 文 化 的 坚
守 。 这 不 仅 仅 是 一 场 视 觉 的 盛 宴 ，更 是 一
种 精 神 的 传 承 ，一 种 团 结 与 凝 聚 的 象 征 。
在 激 情 与 狂 欢 中 ，我 看 到 了 台 江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也 看 到 了 中 华 民 族 生 生 不
息的力量。

舞龙嘘花，是台江元宵节的盛宴，更是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的 狂 欢 ！ 我 们 相 信 ，只 要 我
们 用 心 去 感 受 、去 传 承 、去 创 新 ，中 华 优 秀
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
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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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年第一声春雷划破苍穹，沉睡了一冬的
植物被悄然唤醒。

在云贵高原上，蕨菜堪称生长最早、速度最
快且最为常见的植物。春节过后，山涧的冰雪尚
未完全消融，深藏于土里的蕨菜就被轰隆隆的春
雷惊醒，相继在山野里的灌木丛中冒出毛茸茸的
像龙爪似的苔头，犹如小孩子睁着惺忪的睡眼，
又如婴儿握着拳头举在空中，可爱至极。

蕨菜，是家乡人极为喜爱的山野菜。立春过
后，海拔稍低的山坡上就会冒出一根根蕨菜。随
着气温的回升，蕨菜仿佛听到了春天的召唤，逐
渐在高海拔地区呼啦啦地生长出来。

孩童时，每逢采蕨时节，我经常跟着大姐上山
去采蕨。从村里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爬至海拔
1700多米的雷公山上，在路边便能看到，在稀疏的
针阔混交林下，这里冒出一棵毛茸茸的蕨菜头，那
里又长着一拃长的蕨菜薹。于是，我们便迫不及待
地钻进林子里。大姐见我兴奋的模样，微笑着提醒
我：“别着急，蕨菜有青色、褐色等多种，青色茎杆的
蕨菜稍带苦味，要选择杆茎略呈黑紫色的才好吃。”

我未曾料到，蕨菜竟有如此多种类。于是，
我依照大姐的叮嘱，一边采摘，一边在林下四处
寻觅蕨菜的踪迹。见到脆嫩的蕨菜薹，两指一掐
即断，折断处流出蛋清般的汁液。片刻工夫，就
采了一大把。随后，在山上找根细长的紫藤或草
叶将蕨菜捆成一把，接着又继续往前寻觅……

采蕨是件艰苦的活儿，在林子里稍不留意，就
会被自己抓起的树枝反弹伤到眼睛，或被刺蓬、钩

藤刺挂烂衣服。然而，看到满山鲜嫩的蕨菜，心中
便忍不住走上前去，扒开草木，一个劲地采。约一
个小时，把采来的蕨菜放入竹箩，然后怀着满满的
成就感，兴高采烈地挑着蕨菜满载而归。

回到家里，我和大姐急忙把采来的蕨菜拿到
村旁的水井边清洗，接着在土灶上烧起柴火开始
煮蕨菜。

古往今来，蕨菜一直是大江南北人们餐桌
上的美味佳肴。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山村五绝》
中写道：“老翁七十自腰镰，渐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透过他的
诗词，仿佛看到两鬓斑白的陆老先生腰别柴刀
上山采蕨，而后回家来吃着清水煮蕨菜的宋代
生活场景。

家乡的蕨菜资源丰富，采来的蕨菜一时儿吃
不完，人们便将蕨菜洗净，一部分拿到太阳底下
暴晒几天，干了后用口袋装起来，挂在屋里干燥
的楼顶处。待到八九月进入蔬菜淡季或家里来
了客人时，再取出来用开水浸泡半个小时，将干
蕨菜拿出来炝炒招待客人。还有一部分则拿到
烧开的水里焯一下再捞出滤干水分，然后切成三
四十公分长的蕨菜节装入土坛子里密封储藏起
来。特别是五六月份采来的蕨菜薹，茎秆上稍微
长出三两片嫩叶，更容易沾上盐和辣椒面，用来
腌制更容易入味，更让人产生食欲。

每当农忙时节，家乡人上山干农活前，都用竹
盒装上米饭，再从坛子里取出腌制好的蕨菜，撒上
适量食盐及辣椒面充分搅拌均匀后，与米饭一起包

起来带着上山。劳作累了饿了，便取出竹盒里的米
饭及腌蕨菜吃午餐。夹着清香可口、酸糯开胃的腌
蕨菜下饭，那滋味、那情愫、那场景至今令人难忘。

我家有六个兄弟姐妹，家里常常是七八月份
就没了粮食。这时蕨菜薹已长得将近一米，其根
部营养成分全部供应到叶片上，还未到挖蕨根的
最佳时节。但在那个饥荒年代，家乡人只好把眼
睛投向蕨菜根。于是，我跟着大哥大姐扛着锄头
爬上山，在春天采过蕨菜的山野上挖蕨根。

那时我才十三四岁，虽说挖蕨根是个体力
活，但对农村孩子来说却是家常便饭。一锄下
去，就能挖到五六根黑褐色的蕨根。别看蕨根
黑不溜秋的样子，可将依附在根上的泥沙洗净，
切成两三公分长的茎节，而后放到粑粑槽上用
木槌捣烂，再将锤烂的蕨根放在簸箕里，拿到大
木桶上用水反复多次淘冲，直到蕨粉全部被冲
入木桶中……第二天，把木桶表面的水倒掉，就
能看到桶底有一层乳白色的沉淀物，那便是蕨
根粉。只要将这些蕨粉用微火慢慢地烙，就可
以烙成蕨粑了。虽然那时烙的蕨粑无油无盐，
难以下咽，但它却是困难时期人们渡过饥荒的
森林食品，因而在我的心中，蕨粑既有苦涩的味
道，又历经岁月的洗礼而历久弥香、记忆深刻。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人们不再为温饱去挖
蕨根。倘若有人还上山采挖蕨根，那一定是当作
商品出售，或冲着把蕨粑当作山珍美味而去。尽
管现在宾馆酒店蕨粑烹饪花样百出，有油炸蕨
粑、腊肉炒蕨粑、折耳根炒蕨粑等多种吃法，可每
次品尝时，总觉得没有年幼时吃过的没有油盐的
蕨粑那样有滋有味、回味无穷。

莺飞草长三月天，正是采蕨好时节。南宋诗
人陆游在《蔬食》中写道：“墙阴春荠老，笋蕨正登
盘”。一场春雨，蕨菜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邀
约三朋四友上山登高望远，在山野里呼吸清新的
空气，顺便采一把鲜嫩的蕨菜带回家，品尝一下
春天的味道，着实是一件惬意之事。

难 忘 那 缕 蕨 菜 香

春
敲开二月的窗棂，投入春天的怀抱，白雪消融，

那片油菜就要满地金黄。倚在三月的肩头，捧起春
天的阳光，细雨纷飞，那枝桃花就要一吐芳菲。春，
四季之首，华丽且清新，平淡而独特，以她温暖明媚
的姿势，征服了多少文人？陶醉了多少墨客？

夏
卷起六月的珠帘，拥抱夏天的热情，晨雾消

散，那片荷塘就要映日绯红。爬上七月的树梢，
沐浴夏日的骄阳，蝉声悠长，那簇紫薇定将美艳
收藏。夏，四季之华，热烈而奔放，肆意且张扬，
以她绚烂多姿的风采，点燃了多少梦想？激荡了
多少青春？

秋
拂过九月的轻纱，步入秋天的画卷，金风送爽，

那片稻浪就要泛起丰饶。走在十月的山间，拾起失

落的红叶，沐浴秋光 ，那座山岗就要层林尽染。
秋，四季之韵，丰盈且深沉，静谧而悠远，以她成熟
稳重的步伐，沉淀了多少思绪？收获了多少希望？

冬
轻启腊月的门扉，洒下冬天的细语，雪花纷

飞，那片原野就要银装素裹。行在正月的归途，
唤醒回家的诱惑，灯火阑珊，那个小屋就要溢满
温馨。冬，四季之尾，宁静而深远，清冽又梦幻，
以她冰清玉洁的风骨，磨砺了多少意志？慰藉了
多少灵魂？

四季轮回，周而复始。每一季都有她的风
华，每一刻都有她的故事。每个季节都以独特的
姿态，在时光的琴弦上，奏响生命的乐章。在大
地的画布上，谱写永恒的组歌。

四 季 组 歌

□ 罗锦明

布阵棋盘巧用兵，楚河汉界两分明。

行车进退神机鬼，跳马攻防妙算精。

项羽挥师愁屡败，刘邦对垒笑常赢。

人生博弈争方寸，淡定从容智者清。

象棋杂咏

曲岸青青一径幽，莺声带翠语娇柔。

飞蜓霸立池莲角，宿鹭争旋垄陌头。

陶令几时来种柳，姜公何处去垂钩。

谁言僻壤无风景，雨过鱼鸢破浪游。

乡 园
□ 吴朝科

兰香柳倩雨三分，微笑拈花众女神。

颜色浅如桃李淡，情怀深对教鞭真。

持家至俭长为乐，授业惟心不负人。

绮梦翩翩飞絮语，芳菲绽放正当春。

致意三中女教师
□ 杨建超

阳光普照竟难匀，耕稼农夫认苦辛。

但看田间晴雨里，扶犁正是白头人。

老 农 夫

□ 吴文礼

寒蝉凄切动凉风，云淡天高望旅鸿。

秋岭丹青谁画就，诗情一卷赠山翁。

秋
□ 杨正仁

岁旦初开喜气频，欢歌起舞庆新青。

举杯欣饮平安酒，勿忘边陲守护神。

元 旦
□ 吴锦志

雨露田原滋嫩芽，宁心欲寡度年华。

红尘看淡三千事，爱系簪头一束花。

地 地 菜

□ 潘承武

碧野长天一色清，空山妩媚鸟柔情。

芳风借梦行千里，春夜醒来花自明。

春 韵
□ 龙傧

祥云霭雾稼盈峦，水暖苗青眼望宽。

美酒珍馐欣共享，晨昏把盏畅言欢。

富饶侗乡

□ 石含武

落笔凃鸦句不锋，寻章踏尽路千重。

诗题春色嫌无味，境到深时韵自浓。

感 悟
□ 吴朝保

清宵伴月过三更，伏案犁笺不钓名。

满腹春秋藏笔底，毫尖亦可筑长城。

自 勉
□ 石泽清

欲避喧嚣向此间，远离闹市隐深山。

安身别墅无争逐，梅下蜗居意自闲。

闲游牛耕部落

□ 吴盛锦

田间劳作稻花香，落瓣飘沉肥鲤尝。

犬吠无疑亲客至，钓来几尾步匆忙。

山 居 趣 事
□ 吴朝益

□
申
政
江

□ 杨少辉

□ 顾慧明


